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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杯 

笔者和日本七三一部队的“碰头”，是在柔佛淡杯（Tampoi）小镇的一座山岗上“发生”的。 

那是 2016 年 2 月 14 日的下午，在著名的新马二战历史学者日本琉球大学名誉教授高岛伸欣

的指引下，我们的商务车驶进了一座政府建筑前的停车场。 

高岛教授指着一座钟楼告诉我，这里就是当年日本七三一部队制造鼠疫弹的旧址！ 

图 1，前淡杯精神医院的指标性建筑物：行政钟楼 

这简直就是一记重重的右勾拳，打得我几乎昏了过去！因为三十多年来，我收藏了不少日军侵

略新马的原始资料，却竟然漏掉了这么一只大豺狼！ 

高岛教授原来是在 1993 年 2 月，按照一名日本老兵竹花京一自费出版的回忆录（笔名竹花香

逸），按图索驹，发现和确认了这座“淡杯精神病院”就是战时竹花曾经在这里干过两年“活”的

地方。竹花干过什么“活”呢？答案就在他的回忆录的书名上：《亲眼看到的跳蚤和老鼠和鼠疫

菌》！（副题是“一名年青人的从军记） 

图 2，竹花的回忆录 

是的，竹花就在这里当过负责生产鼠疫菌的实验室助手，看过无数的老鼠，和它们身上的跳

蚤，和被人工感染上鼠疫的毒跳蚤！他干过活的实验室叫做“江本实验室”，就位于钟楼的后

头，整间医院被改为日本七三一部队设在新加坡的冈 9420 部队属下的马来支部，内部秘密称

号为“梅冈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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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岛教授当年来到这里时，还是一间精神病院，而且一位曾当过男护士长，已经退休的印籍老

爷爷卡尔星（当时 75 岁）还亲切地讲述了当年的往事。马来西亚和日本的平面媒体都来采访

和发布出去！ 

在过后的几年里，高岛教授还亲自带领了日本和平团体和学者，几次前来参观呢！ 

图 3，马来西亚《星洲日报》1995 年 3 月 7 日副

刊的全版报道。左上角为手持竹花回忆录的高岛，右下角为卡尔星 

可是，事隔二十多年后的这一天，我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原来该设施已经换了主人，再也不

是精神病院，如今它是一间柔佛州卫生局属下的公共卫生部门。他们的守卫也不允许我们入内

参观和拍照了！吃了闭门羹的我们只好收兵回星。 

回到书房，笔者把收藏的战前英军地图，网上的谷歌卫星地图，竹花老兵的手绘地图，和我拍

摄到的建筑物平面图等对比分析之后，可以肯定这座英国殖民地政府在 1937 年盖的精神病

院，是当时东南亚数一数二的疯人院！它竟然拥有 257 公顷的土地，是 360 个足球场的总

和，虽然其建筑面积只有六份之一，但是也一共盖了约 60 座大小不一双层或单层的房子，分

布在一条长约 2 公里，宽约一两百米的狭长腰带上，拥有 1200 床位，还有特设的隔离病房。

当年的新加坡《马来邮报》曾赞誉它为 “东南亚最完善的精神医院，仅次于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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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当年卡尔星送给高岛教授的手绘淡杯精神病院鸟瞰图（钟楼位于中心线偏左的下方） 

动机何在 

最令笔者无法理解的，就是为什么七三一部队要来新马？ 

到底动机何在？ 

几乎一辈子都在日本大集团担任驻亚太要职的笔者，非常清楚日本人的习性和思维，没有“决

定性的必然条件”的话，他们是不会有所行动的！那么，这个“决定性的必然条件”是什么呢？ 

这下可苦了笔者了，翻查了多少和七三一有关的史料，就是怎么找也找不着。 

有一天的夜晚，当我在查阅一篇日本陆军的鼠疫菌研究论文时，在一段研究跳蚤的生态条件的

章节里头，几个熟悉的字眼“气温 30 度 C，湿度 90%”跳进了我的眼孔之中。这几个字是新马的

天气预报里头，几乎天天都有机会听到几回的东西。仔细一看，原来这是日军发现了“蚤的繁

殖和孵化的最优条件是气温 27 到 30 度 C，湿度 90%”。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跳蚤

就能生得多生得快也！ 

这是日本七三一部队从 1940 年开始研究鼠疫菌的一环。与此同时他们在中国主战场上，已经

一边研究一边开始在农安，衢县，宁波进行实战实验并且一共杀死了 1 万多平民，他们这群恶

魔从而得出一个结论：鼠疫菌弹是最有效的无差别式大量杀伤武器。 

这样一来，如何有效地大量生产鼠疫菌弹，就变成了侵华日军的重要战略决策。 

很快的，“中国太冷，东南亚适合”就成了定论。在 1942 年新加坡沦陷之后不久的 4 月，由时

任日本首相兼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亲自下令给中国军区总司令畑俊六（图 5），先在南京筹组

名为南方军防疫给水部（简称 “南防给”，防谍编号“冈 9420”）的先头部队，然后在 6 月一百多

人的军医和医疗技术人员乘船搬移到医学上较为发达的新加坡，并以中央医院里头的医学院大

楼为总部（图 6），柔佛的淡杯精神病院为支部，开始研究和生产鼠疫菌等生化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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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盖有红色“军事机密”四个字，畑俊六在 1942 年 4

月 22 日呈报给东条英机“南防给预定在 5 月 5 日，在南京完成编队”的档案 

 

图 6，被日军占领后改为冈 9420 总部的前爱德

华七世医学院大楼，楼高三层，底层主要是大堂，二楼和三楼是实验室或办公室。 

新加坡已故前社会事务部长奥斯曼渥在 1982 年录制的口述历史中，留下了宝贵的线索：“我成

为抗鼠疫研究室的助手。我们每天必须做的是捕抓新加坡各个角落的老鼠，我们坐着大罗厘带

着几千个捕鼠笼出发，抓回来的老鼠逐只被麻醉，然后在它们身上找鼠蚤。收集到的鼠蚤过后

被喂以死于鼠疫的老鼠的血和内脏，从而制造出一群患上鼠疫的鼠蚤。每隔三到四个月，几百

万只这样的毒蚤被装入瓶子，用火车运往泰国。” 

正当我不知如何寻找冈 9420 部队的档案时，老天爷送给了我一个“天机”。 

2018 年 2 月 15 日早上，在出席了新加坡一年一度的 “悼念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 的公祭仪式

之后，一起参加典礼的日本著名记者兼作家西里扶甬子突然间开口邀约 4 月初到东京见面，说

是有一卷录像带，要请我辨识里头的国家和地点，我当然义不容辞的答应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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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七三一影像 

在樱花盛开的东京，西里女士交给我一卷爆炸性的数码影像（U 盘），它竟然是日本七三一部

队的重要干部增田知贞大佐（石井四郎的左右手），在 1942 年到 1943 年之间亲自拍摄的黑

白无声电影，记录了他旅游和视察新马，印尼和缅甸的“相关部门”的内外珍贵镜头。我的任务

是辨认 70 多年前的人物和建筑物，判定影像里头国家的分界线等。西里女士告诉我，她的计

划是在 2019 年 8 月在哈尔滨的七三一罪证陈列馆中展出。还特别强调的说，这将会是七三一

部队至今唯一公诸于世的视频！ 

这简直是老天爷赐给我的珍宝，我挑了一两个月的“夜灯”，才终于把它完成。其结果是惊人

的！限于篇幅，这里只介绍与七三一部队有关的部分。 

在新加坡的影像里头，可以看到增田带着我们走进了冈 9420 总部大楼的二楼（图 7）和三楼

的实验室，高级将校的洋房，军医和医疗专家的宿舍，还有一间疑似“细菌弹芯”的玻璃试管车

间，这是至今为止，不见经传的“弹芯”工厂！有待今后进一步史料的挖掘。 

图 7，冈 9420 部队总部二楼的实验室内，几名本地人

在日军的监督下，正在处理化学液体的样子 

在印尼的影像中，可以看到日军占领下的“雅加达卫生研究所”的外观和实验室的内部情景，军

医部外观和几位将校等。似乎增田并没有视察在万隆的养鼠基地和巴斯特研究所。 

在缅甸的记录里，看到了在某处一名日军军官正在检查一批捕鼠器；增田一行到过“缅甸巴斯

特研究所”（法国微生物学家）和“公共卫生学院”，但是只拍摄其外观，并无内部介绍；还看

到增田参观了一处，有几排由水泥筑成约有 1 立方米的“加盖大箱子”，他们都探头看了看箱子

里的东西，外形酷似哈尔滨的养鼠箱。 

在马来亚的部分，增田只走访了马六甲，麻坡和新山，并没有淡杯精神病院的影像。但是却出

现了马六甲唯一的高级中学，然而可悲的是整座校园里并没有学生的影子，而且所有建筑物和

所有课室的窗门，全都密封紧闭着的。从七三一部队的资料来看，这里似乎已经变成了饲养跳

蚤的“农场”了！ 

到了这里，第一，南防给或冈 9420 部队不但在新马有组织，而且连印尼和缅甸都有其卫星组

织。 

第二，综合笔者搜索来的其他资料，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新马鼠疫菌武器生产链：首先是森美兰

州的瓜拉庇劳的莫哈末国中改装成淡杯属下的“孙支部”饲养老鼠和兔子，同时在附近还有一间

台湾人经营的老鼠养殖场，然后是马六甲高中校园被改为老鼠和跳蚤的养殖场，成长后的老鼠

和跳蚤被送到柔佛淡杯和新加坡总部进行“毒化”，然后把毒蚤分批装入玻璃瓶子里，并置入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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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炸弹壳中（图 8）,用火车运载到泰国某处，再送往战场，空投到平民或敌军聚居的地方，

让毒跳蚤跳到人或牲畜身上吸血，从而把鼠疫传播开去，无差别式的杀害人或动物。 

 

图 8，笔者站在哈尔滨的七三一罪证陈列馆的细菌弹复制模型之后，以示实际大小尺寸。 

名单和研究报告 

“到底冈 9420 部队有多少人呢？” 

当笔者向新加坡唯一幸存的前冈 9420 部队的破伤风菌实验室助手，今年 93 岁高龄的杰夫利

陈录取口述历史时，问了他。“估计有六七百人！”他想了想，回答说。 

如何取证呢？我又掉进了泥潭里头。当我获知日本的“十五年战争和日本的医学医疗研究会”得

到了冈 9420 部队名单的消息后，立刻写信询问可否索取副本，但是被回绝了。 

皇天不负有心人，9 月 1 日，在哈尔滨，在西里女士的引见下，我又碰到了一位贵人！这回是

一名年青有为热血澎湃的历史学者，他是哈尔滨市社科院七三一问题国际研究中心副馆长，兼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副馆长杨彦君教授。他一听到笔者正在寻找名单，就二话不

说地，从他的资料库里头抽出了两大册档案来，第一册就是冈 9420 部队的官方名单，第二册

竟然就是冈 9420 部队曾提交过的 11 篇细菌研究论文（图 9）！正如“铁证如山”这四个字所形

容的情景，这些是任何七三一研究学者都想得到的档案，而且是日本政府无法否认和推翻的官

方档案，厚厚地就堆在我的眼前！仔细查看之后，果然在 1945 年 1 月的名单中，能够确认超

过 800 人的名字，和他们的出生日期，军阶，家乡地址，等详细的 “个人资讯” ，其中，我还

找到了几个曾在新马写过研究论文，担任过部队长官的人名呢。 

在杨教授的强力牵引，热情相助之下，笔者对冈 9420 部队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阶段。 

12 月 7 日，在横滨，当我结束了我的演讲之后，又再次的得到了一位素未谋面的日本学者的

馈赠，他是 “七三一部队细菌战资料中心” 理事的奈须重雄先生，他竟然送给我一张光碟，里

头最令我喜出望外的是 13 篇冈 9420 部队的细菌研究论文！以及 23 篇目前只得知其论文题目

及执笔军医名字的列表。根据上述的 47 篇论文的编号推算，全体约有 135 篇，也就是说我们

目前只发现了三分之一，还需要更多的钻探和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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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除了研究鼠疫和跳蚤，冈 9420 部队也研究疟

疾和疟蚊。图为一篇论文中的疫区分布图和疟蚊幼虫图 

 

未解疑云 

一边研究已经挖掘到的史料的同时，笔者还在继续探寻冈 9420 部队在太平洋战争之中，以及

他们和中日战争的西南战役（缅甸，云南）的关联。 

原因是这样的。新加坡的已故奥斯曼渥部长所说的“细菌弹运到泰国”是千真万确的话，问题就

出来了！因为泰国不是日军的战场！所以，泰国只不过是个转运站。那么，鼠疫弹从泰国又去

了哪儿呢！根据日军的跳蚤生态实验，他们发现跳蚤在绝食状态下（比如被密封在瓶子里头）

的可存活最高日数为 20 天。有鉴于此，假如从新加坡用火车运到曼谷需要花去两天的话，驻

泰国的日军就只剩下 18 天的“使用期限”，从泰国或其附近的机场起飞的日本军机，会是朝那

里飞的呢？我们都知道，日据时期新马和印尼并没有发生鼠疫，因此，不会是南方。 

2019 年 5 月上旬的一个下午，笔者突然间在日本国家档案馆的档案里头，发现了一份当年

（1942 年）盖有 “国家机密” 四个字的政府档案，标题是《关于新加坡攻略时的总理演说腹

案》，该档案的日期是 2 月 9 日，也就是日军在新山开始渡河，展开攻城血战的当天！东条

英机明确地说明，攻下新加坡之后就要尽快攻下缅甸，切断援助重庆的最后一条滇缅公路，迫

使中国政府投降！ 

设置在新马印缅的细菌部队只是一支技术部队，它们必须为日军的战略提供服务，既然日军的

重中之重的目标在滇缅，而滇缅地区是疟疾的重灾区，那么，下来我要探寻的就是冈 9420 部

队和疟疾治疗或疟疾武器的关系，他们是否有前往战场参与作战的记录，等等。 

挖掘冈 9420 部队罪证的路途是漫长的，但是笔者相信，一步一步的，新发现和新疑问应该会

越找越多，恳切地期望能够和中日的研究学者们一起交流，一起解密。 

 

完 

 

林少彬于沪 

2019 年 6 月 21 日 


